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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 《勿忘我》，2019年，布面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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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 《香港尖沙咀教堂》，1991年，布面油画

荩 《上海的早晨》，1978年，布面油画
荩 1977年， 陈钧德随刘海粟先生在复

兴公园写生。 此图为陈钧德作画间歇，

夫妇二人观赏刘海粟作画

2021 年 9 月 10 日，上海刘海粟美术

馆，“海派油画大师陈钧德———艺术与文献特

展”开幕，人头济济。一号厅墙上一大一小两

幅风格笔法很像的作品，大的一幅是陈钧德

作于 1977 年的《复兴公园雪霁》，小的一幅

出自刘海粟先生家属捐赠，没有落款，很长一

段日子，一直静静地躺在美术馆库房。

隔着时光的长河，刘海粟先生的女儿，画

家刘蟾女士回忆起 1977 年的那场雪，一切

依然如昨日般清晰。“六十多年前，我就认识

了钧德画兄，他跟着我父亲，叫我‘小妞’。”

荩

《梦境》，

2011 年 ， 布

上油画

他们是性格相投的师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刘蟾全家还住在复

兴中路重庆南路一幢法式小洋房，地下室是

车库和厨房，一楼是餐厅和客厅，二楼是书房
和主卧，三楼是卧室，四楼是妈妈的画室和几

个小孩的卧室。父亲母亲会把新画好的作品
放在走廊上，整幢房子都充满了特殊的松香

味。常有年轻的画家来敲门拜访父亲，在客厅

里传阅那些珍贵的外国画册，或是谈艺论道。
十多岁的刘蟾那时还没开始学画，有时叮

叮咚咚地在客厅练钢琴，有时坐在角落里看父
亲和学生们高谈阔论。“来向父亲学画的还有

个年轻姑娘，就是陈钧德的妹妹陈丽君。记得
客厅里有个很大的大卫石膏头像，一天，陈丽

君就站在那儿画素描，父亲赞许地对母亲说，
画得不错，笔触坚定，不像是女孩子画的。”正是

基于妹妹的关系，陈钧德与刘海粟认识了。
那时候，陈钧德已经以上海戏剧学院舞美

系高材生的身份分配进了上海警备区战力文
工团。那个年代，人人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来

不及也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即使在“又红又

专”的岗位上发挥着螺丝钉的作用，陈钧德也
一刻都没有放下自己对艺术，特别是现代派艺

术的渴慕和热爱。陈钧德对于艺术纯粹而热烈
的感情如同黑夜中的火烛，也温暖了处于寒冬

中的刘海粟。他乐于与这个毛头小伙子分享自
己的见解，他们有时看画册、弄印章或读书品

画，常常老先生在画，小伙子就在一边观摩。
夏伊乔喜欢鲜花，很多当年去过海老家

的学生都不会忘记台阶上、客厅里、走廊上日

日盛开的鲜花。屋外的“黑蓝灰”和屋内的五
色缤纷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对比，每次踏进复

兴中路 512号的大门，就如同走进了一个艺

术的神秘花园，鸟语花香。
刘蟾依然记得父亲当时对陈钧德的评价，

“很有性格，有自己的思想”，性格么，像“热水
瓶”，话不投机的，闷声不响，激动的时候，手舞

足蹈。渐渐的，父母都把这个小伙子当成了“自
家人”。那几年，还会有一些女孩子经介绍向母

亲夏伊乔学画画。其中，有一个叫罗兆莲的女
孩，固定每周日都会来。罗兆莲出身名门，祖父

罗家衡是近代著名的法学家，她身上不同于普
通姑娘的闺秀气质吸引了陈钧德，而斯时正处

于命运谷底的女孩儿也留意到了这个颇受刘

海粟夫妇器重的穿着军装的大哥哥。
爱情之花在屋内慢慢盛开之时，屋外，暴

风骤雨已无可阻挡地来临了。一夜之间，年逾

古稀的刘海粟被赶出了洋房，与妻女搬到了
瑞金路一间光线昏暗的小屋。旁人避之不及

的时候，这对恋人还是经常悄悄地来看望老

师和师母，“这给了我父母莫大的安慰。特别
是细心的兆莲还去淮海旧货商店买了一只七

支光的台灯送给我父亲，让他夜晚可以作画。
这件事，他一直记着，后来还经常会提起。”

对艺术的信仰是灯塔
在陈钧德的艺术道路上，颜文樑、闵希

文、林风眠、关良等很多名师都曾是他的领路

人，但在他心里，刘海粟的地位是独一无二，
不可替代的。很多年后，在与作家丁曦林的交

谈中，陈钧德说：“刘海粟不是我的正式绘画
老师，却胜过以往有过的任何导师。他是我在

灰色年代追求绘画的精神支柱。他一直顽强

地生活，顽强地绘画，态度和精神，是真正撼
动我、激励我的力量。”

当年因为崇拜刘海

粟，熟悉海老的技法，陈钧
德一度和海老画得很像，

为了突破，在那禁锢到令
人窒息的年代，陈钧德每

天一个挎包、几支最简单
的颜料、一个水壶，骑着

一辆自行车出门写生，如

同着魔了一般，沉浸在自
然的造化里，塞尚等现代

派大师的经典中，如同一
个无惧在艺术的“汪洋大

海”里沉浮着的夜渡人，
期待着彼岸的出现。

每一朵乌云都镶着
金边，心里有光的人一定会等到日出。

1977年的冬天，陈钧德夫妇如常去看老
师。那时，陈钧德已从工厂调回到上海戏剧学

院教书，刘海粟一家也已获许搬回到复兴中路
512号。那天海老兴致很好，说要去复兴公园写

生，于是全体一起出动，扛着画架，搀扶着老先
生，说说笑笑地出了门。“我记得后来父亲画过

类似这样的一幅，还像国画一样落了一个很长

的款，提到当日有陈钧德夫妇、小妞等人一起往
复兴公园看雪云云。”第二年，一样的大雪，海老

又由陈钧德、李又白陪同，再往复兴公园作了
《复兴公园雪景》，画上题：“一九七八年一月九

日大雪，在零下十度至复兴公园写生，手龟足
僵，无所畏惮。”猜想就是那日相聚后回家，陈

钧德画了《复兴公园雪霁》。群青和赭石勾廓打
底出复兴公园里的梧桐、石椅和法式花园的轮

廓，浅蓝、灰白堆雪，天空和树丫铺陈出印象派

的高远和梦幻。两年后，这张画与 1978年在
刘海粟使用过的上海大厦画室里画下的《上

海早晨》及《有过普希金铜像的街》《街心花
园》等一组作品出现在了“十二人画展”上，这

个展览在“文革”后，第一次集体展示了上海
画家不趋势，不跟风、不屈不挠的绘画实践，

在上海美术史上留下了颇具分量的一笔。

上世纪 70年代末，陈钧德去北京出差，刘
海粟两次写信，引荐陈钧德去求教徐邦达、张

伯驹，以帮助他开拓眼界，领略一代大师的眼
界气度和品格，对陈钧德的栽培，可以说是处

处用心。因此，当国内兴起“八五新潮”之时，已
在现代主义绘画领域跋涉多年的陈钧德，则又

转回头深潜于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黄宾
虹、王国维等人的作品或著述，在自己的现代

派创作中又融入了中国画的写意性。
1980年，一场题为“刘海粟、关良、颜文樑、

陈钧德四人绘画展”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三位
都是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重要的前辈大家，展

览的策划者，正是正当中年的陈钧德，他热切

地想把自己二十年来如同苦行僧般埋头创作
的成果拿出来给社会检验。刘海粟当时不在上

海，收到陈钧德的邀约，立刻回了封信，指点陈
钧德去借画参展，帮助陈钧德完成了这个愿望。

在这个难得的师生展上，人们看到了海派油
画两代人在艺术脉络上的承继，互融及新生。

陈钧德有记日记的习惯，文笔流畅，富有

激情，时见思辨。有一日，他写道：“人生充满
阳光与欢乐，但更有艰难和险阻。然自己始终

满怀激情，因为我选择的道路是发自我的内
心。为了远方的彼岸，我有足够的准备，在奋

搏中享受孤独与寂寞……人，的确因理想而

存在。”尽管九十年代后，陈钧德的艺术成就
已经广泛地获得了艺术圈以及海外市场的认

可，但在世俗与金钱面前，他认识到自己无法
调和一个艺术家的执拗、较真与纯粹，便主动

选择了一条“隐士”的路，也因此获得了心与
笔的自由。阳光的明媚、自然生命的娇艳呈现

在色彩的碰撞中，正如当年刘海粟的题词：
“钧德袖底汪洋”，刚健含婀娜，端庄杂流丽。

站在《香港尖沙咀教堂》那幅画前，刘蟾
说：“1991年，陈钧德和罗兆莲来看我，他依然

四处写生，我和兆莲就站在一边聊天。时间过
得太快了，他一定还有自己的艺术抱负未达

成，可惜，真是可惜。”

在画家生命尾声所作的最后一幅油画
《勿忘我》背后，陈钧德写道：“……是的，我以

真诚去把握生命，以艺术燃烧生命，直至生命
之火萎息……”斯人已去，精神之火不灭。


